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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趋势
——尝试回答李克强总理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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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11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向社会和科学界提出

了关于“胡焕庸线”的问题，很多媒体称之为“总理之问”，“胡焕庸线”也因此成为时下受到高度

关注的一个热词，就此开展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针对这样的认识困境，本文

首先梳理了胡焕庸线的由来，是由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提出的背景是

当时对国内人口是否过剩的大讨论。基于“一普”、“五普”和“六普”等人口数据和ArcGIS平台，

分析了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规模、比重和密度变化，数据显示人口城镇化和人

口迁移并没有改变胡焕庸线确定的人口分布格局。据此提出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格

局在较长时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群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格局在较长时期也

不会发生变化，胡焕庸线不可破的原因是由气候等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同时，本文认为

总理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有解”的，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合理的空间组织，西部地区完全可以

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和更好质量的城镇化，中部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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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年11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
的“胡焕庸线”说，中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这条划分中国人口密度
的分界线直观地展示出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现实。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
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
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1]。很多媒体据此归结为李克强总理之问，
即“胡焕庸线怎么破”？总理讲话让“胡焕庸线”成为媒体、社会以及地方政府高度关注
的一个热词。一些学者开展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代表性观点是胡
焕庸线“可破”，认为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城镇化水平分割线，新型城镇化是
突破胡焕庸线的一个有利契机，应顺应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因势利导破
解胡焕庸线的“李克强之问”[2]。推行以“一带一路”突破胡焕庸线，激活西部地区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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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红利、区位红利，把胡焕庸线以西的广大地区直接推向开放前沿，由此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空间将被迅速打开，从而吸引人流、物流等的不断进入[3]。另一种观点认为胡焕庸线
是破不了的，中国近95%人口居住在此线东南部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在可以预见的
将来，这一人口分布规律不可能改变[4]。王铮等针对胡焕庸线开展了模拟研究，认为在气
候变化条件下可能使得胡焕庸线以西多供养4000万略低人口，突破有两个关键：一是发
展以信息化经济为龙头的新型产业，二是发展枢纽—网络型的空间组织，全国一盘棋，
不搞地区封闭[5]。

胡焕庸线是中国地理学经典理论成果之一，由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中
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首次提出[6]，揭示了中国人口密度分布的东南和西北分异突变线，
最初称“瑷珲腾冲线”，后因地名变迁改称“爱辉腾冲线”和“黑河腾冲线”。在中国近
现代地理学创立100周年之际，由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联合发起“中国
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7]，“胡焕庸线”当选为30项大发现成果之一。其中，偏重人
文与经济地理学范畴的有4项，其他分别是侯仁之院士开展的“北京城的形成和发展”、
周立三院士和吴传钧院士等完成的“中国农业区划”和陆大道院士提出的“‘点—轴’
系统理论及中国区域开发的‘T’字型结构”，由此可见，胡焕庸线在学术界的地位。作
者首次当面听到“总理之问”比这次大讨论提前了 1年多时间。2013年 8月，李克强总
理在中南海第一会议室召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的城镇化研究成果汇报会，陆
大道院士代表中国科学院城镇化项目专家组作了半个多小时“关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
镇化道路的认知和建议”的汇报，重点强调了一定要牢固树立走符合中国国情、造就具
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理念，明确指出中国未来城镇化速度不宜过快。作者也参加了
这次会议，期间总理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城镇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胡焕庸线是
个经济地理问题，应不应该打破？能不能打破？请你们帮着研究。”

前辈地理学家教导我们：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8]，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面向国
民经济主战场，研究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热点问题，是中国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人文
与经济地理学得以兴旺发展的源泉所在。因此，针对当前对胡焕庸线的认识困境，本文
首先回顾胡焕庸线的由来，利用“一普”、“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了胡焕庸线东西
两侧的人口分布变化，在这个基础之上重点解析胡焕庸线的“不破”特性与“总理之
问”的“可解”特点，胡焕庸线作为一个地理学的客观规律，不可以人为打破，但是总
理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有解的，人类可以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人口、城镇和产
业的合理布局，以实现中西部地区更高水平的城镇化和现代化，从而尝试回答和阐述清
楚李克强总理之问，为探索这个问题的社会各界提供一个可能答案。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围绕“总理之问”这一热点问题开展综合性分析。简洁地讲，核心观点是胡焕

庸线不能人为打破，也就是说胡焕庸线是一个地理学的客观规律，需要遵循。但与此同
时，总理之问的实际疑问有解的，总理关心的实际问题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
展，文中以西部地区为例解析城镇化发展思路，说明总理之问的实际问题是有解的。因
此，围绕研究目标，首先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县级单元为尺度，选取4个时间
截面，定量分析了1933-2010年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规模、密度和比重等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重点就胡焕庸线的规律性与西部城镇化发展路径两个部分开展综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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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及其演变，城市群分布格局与胡
焕庸线的关系来阐述胡焕庸线的“不破”特性，并从综合自然地理要素方面解析了胡焕
庸线不可破的原因。针对影响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格局的要素特性，选取生态环境、
地形条件、气候条件、土地资源等 4个要素指标作为分析人口格局特征的基础。其中，
生态环境要素以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结果为基础，地形条件基于数字地形图（DEM）与人
口分布之间的关系来开展分析，气候条件选取多年平均降雨量作为分析要素，土地资源
通过全国耕地资源分布来反映。在确定了评价要素及其相应的指标之后，构建胡焕庸线
不可破的人口分布分析概念模型：

P = f (T，C，E，L……) （1）

式中：P代表人口分布；T代表地形条件；C代表气候条件；E代表生态环境；L代表土
地资源。事实上，人口分布是一个复杂的地理现象，受到各种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经
济地理要素的影响。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和研究视角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本文选取4类
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地理要素建立分析概念模型，探讨主要自然要素与人口空间分布的
关系，以阐释胡焕庸线“不可破”的内在原因。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中人口数据来自于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城镇化和城市群数据来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各类年鉴数据；地形数据来源于国家基
础地理信息中心的90 m数字地形高程（DEM）数据；气候条件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局的
多年平均降雨量数据；生态环境数据来源于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全国生态
功能区划”；土地资源数据来源于国土资源部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3 胡焕庸线的提出与两侧人口分布变化

3.1 胡焕庸线的提出及意义
各地区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是中国人口分布的重要地理特征，这一特征早已形成并引

起了人们注意，但直到1935年胡焕庸先生发表在《地理学报》的经典论文“中国人口之
分布”中，才第一次定量刻划了中国人口分布不均的具体事实，并在绘制中国人口分布
图和人口密度图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黑龙江瑷珲（1956年改称爱辉，1983年改称黑
河市）—云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也就是现在为各方熟知的“胡焕庸线”。

同当下大讨论的情形相似，胡焕庸先生论文也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论文开篇就指
出：“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国境以内，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能，此实当今亟须解答之问
题，各方对此之意见，甚为纷歧……吾人如欲对此问题，求得一公平之批判与适当之解
答，是必于中国人口分布之现状，先有一确切之了解[6]。”由此可见，论文研究的背景是
当时开展的大讨论：中国人口是否过剩？也存在着不同观点：一是认为中国人口过剩，
社会生计艰难、失业问题严重、以及海外侨民之多可以证明；二是认为中国人口并未过
剩，以全国面积除全国人口，计算密度，较欧西诸国，尚不及远甚。为了解答这一社会
疑惑热点问题，胡焕庸先生在统计数据不充分的 20世纪 30年代，收集各地区的人口数
据，并将人口数据精确到县一级，辅以县级行政边界，绘制出了第一张中国人口分布图
和人口密度图。至此，中国人口分布现状一目了然。

胡焕庸先生在论文中根据人口密度图，将人口密度分为八级，第一级人口密度> 400
人/km2，第八级人口密度< 1人/km2，在关于第八级人口密度的阐述中，论文写到：“今
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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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
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
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
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这就是胡焕庸线的原始论述。

胡焕庸线是一条大致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当时并没有精确的
地理定位，这也许是论文所附的地图——“中国人口密度图”中并没有画出胡焕庸线的
原因。一般认为，胡焕庸线是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一条大致为倾斜45o的直线。该线
将中国地域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东南半壁以全国 36%的国土居住着 96%的人口，
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西
北半壁以全国64%的国土居住着4%的人口，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
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论文将地形图、雨量图以及种族分布与人口分布图进行了
比较，认为它们与人口分布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论文在最后对东南半壁内部的人
口分布稀疏之区域以及西北半壁内部人口分布密集之区域进行了描述，从细部进一步分
析了中国人口分布现状以及人口分布极不平衡的地理特征。

胡焕庸先生的经典论文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次明确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也
指明了背后存在的自然条件以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的综合性、区
域差异以及空间布局研究的特色。胡焕庸线清楚地分出了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密度
悬殊的事实，是刻画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形态的一个最为简洁的方式，一直为国内外学者
所确认和引用[9-21]，随着各领域研究的深入，被赋予更为广泛深远的含义，远远超出了人
口地理学甚至人文地理学的影响范围。有意思的是，胡焕庸线并不是这篇经典论文的论
述重点和写作初衷，但这条重要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却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广泛关注，成
为后来国内外学者和有关战略制定者研究和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由于该线一直为国内
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广泛承认和引用，多年后，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
为“胡焕庸线”，简称为“Hu line”[22-23]。
3.2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变化

2015年是胡焕庸线提出的 80周年纪念，在这 80年中，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后，胡焕庸线
在今天是否还能完美地揭示中国人口分布的地域差异呢？本部分采用第一次、第五次和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ArcGIS软件绘制和分析中国县级行政区人口密度图，来
验证在城镇化发展和人口迁移之后，是否依然存在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的分界线。

以黑河市和腾冲县的政府所在地为端点，画出胡焕庸线，以胡焕庸线为界将国土划
分为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其中胡焕庸线经过的县域行政区按县政府所在地划归东南半
壁或西北半壁，采用第一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计算 [24-26]，得到
1953年、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密度图（图1）以及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分布
对比情况（表1）。

1953-201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增长明显，但是人口密度的空间格局并未
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的总人口从 1953 年的 6.02 亿，到 2000 年的 12.95 亿和 2010 年的
13.40亿，人口总量增长迅速；全国的平均人口密度也相应增加，由1953年的62.70人/km2

增加到2000年的134.93人/km2和2010年的139.55人/km2，体现在人口密度图中就是大部
分地区的人口密度明显增长。但是人口密度高的地区一直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长江三角洲地区、四川盆地以及东南沿海地区，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密度差异非
常明显，胡焕庸线揭示出的人口分布规律清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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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33-2010年中国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重变化
Tab. 1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proportion on two sides of Hu line in China in 1933-2010

年份

1933年

1953年

2000年

2010年

东南半壁

面积比重(%)

36

43.24

43.24

43.24

人口比重(%)

96

94.80

94.59

94.41

人口密度(人/km2)

135.39

139.51

303.78

325.84

西北半壁

面积比重(%)

64

56.76

56.76

56.76

人口比重(%)

4

5.20

5.41

5.59

人口密度(人/km2)

5.03

5.83

13.23

14.68

图1 1953年以来中国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变化
Fig. 1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proportion on two sides of Hu line in China since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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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比较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情况的变化，计算了 1953年、2000年和 2010
年的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百分比（表 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胡焕庸线没有精确的定位，
不同学者的计算结果稍有差异，但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本文的计算在3个年份采用同
样的标准，可比性和说服力更强。根据胡焕庸先生的计算，1933年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
国土面积分别占全国总面积的36%和64%，而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96%和4%，人口密度
分别为 135.39人/km2和 5.03人/km2。由于部分边界的变动，西北半壁面积占全国总面积
的比重下降为56.76%，东南半壁面积比重上升为43.24%，但两部分国土所承载的人口比
重与 1933年大致相同，仅有 1.5个百分点左右的变动。从 1953年到 2010年的变化来看，
东南半壁的人口比重从 94.80%下降到 94.41%，而西北半壁的人口比重从 5.20%上升到
5.59%，两部分的人口比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密度都有一
定幅度增长，分别从139.51人/km2和5.83人/km2上升到325.84人/km2和14.68人/km2。

4 胡焕庸线的“不破”与总理之问的“可解”

4.1 胡焕庸线的“不破”特性
自1935年提出“爱辉—腾冲”人口分界线以来，经历了80年的发展实践验证，尽管

中国人口总量从当年的 4.58亿人增加到了 2014的 13.68亿人，空间分布有了一定程度的
变化，东南半壁人口比重由 1933年的 96%下降为 2010年的 94.41%，但是胡焕庸线作为
中国人口分布差异基线依然被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可，它勾勒出的人口疏密关系及东西分
布格局基本保持，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揭示的一个经典的客观的人口分布规律，其不可
破特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4.1.1 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梳理 1933年以来的统计
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分布是极不均衡的，但是这种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是经过历
史时期逐渐演化而来，因此人口东密西疏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胡焕庸线东南半
壁以43%左右的面积比重，承载着95%左右的人口比重；而西北半壁以57%左右的面积
比重，仅承载着5%左右的人口比重，西北半壁的人口密度也远远低于东南半壁（图2）。
对于西北半壁人口比重的稍微增长，还需要考虑到西部地区大量的民族地区，因为人口
生育政策的特殊性，导致西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较东部地区更快，会影响到东西人口比
重变化，这背后机制并不是东部地区人口大量向西部地区迁移造成。人口分布的相关研
究也证实了这一规律，葛美玲等[27]以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为基础，将人口密度图分
层显示，并形成中国人口分布图系，随着人口密度增大，人口分布重心逐渐由西北向东
南移动，由稀疏趋于稠密，中国2000年人口分布格局与1935年胡焕庸所描述的人口分布
状况未发生大的变化，也是东密西疏的格局，全国3/4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不到1/5的
国土面积上，半数以上的国土面积上居住着不到2%的人口。
4.1.2 城市群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格局在较长时期也不会发生变化 城市群是未
来经济增长和进一步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必然是气候、地形及水土资源条件比较适宜和
优越的区域。在中国这些区域主要位于沿海地带和中西部地区的平原和盆地。

海洋早在19世纪就被认为是“伟大的公路”。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受海洋的吸引是
长期趋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核心区域是几个大的城
市群，也是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地区。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进一步加强，长三角、
珠三角及环渤海三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进入世界的枢纽，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28]。全
国城镇人口向中东部地区集聚依然是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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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综合地理条件所致，也是实现人口与经济分布相
均衡、人口与经济同向集聚实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29-30]。从图3中可以看出中
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均位于东南沿海地区，三大都市群承载了全国约
28%的人口，并且人口比例还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国沿海省份承载了全国约 45%人
口，这个比例也在逐年增加。这些区域在现代化支撑体系保障下，可以建成“高效率、
节约型、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随着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综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础，未来长江沿线的一
些城市群会获得较大发展优势。早在1984年，陆大道在乌鲁木齐“全国经济地理与国土
规划学术讨论会”上作了“2000年中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的报告，就提

图3 中国沿海地区的城市群分布与人口比重变化
Fig. 3 The chang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proportion in coastal region of China

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三大城市群包括京津

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数据估算。

图2 中国东南和西北半壁的人口比重和密度的变化
Fig. 2 The change of the proportion and density of population on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sides of Hu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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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点—轴开发”理论和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型宏观战略，即将沿海地带和长江
沿线作为全国的一级发展轴线[31-32]。在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期，“启动长江经济带的建
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长江经济带在新的时期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33]，堪称“长

江经济带之父”①。长江经济带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和导向性的重点区域，从东到西分别
有皖江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国家将
在交通、信息、能源、城市发展以及对内对外贸易平台等方面予以能力上的保障和科学
的空间组织。
4.1.3 胡焕庸线不可破的原因是由气候等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 人口分布胡焕庸线的
这一稳定格局是有深刻的地理背景的，有一系列气候、地貌、人文、经济方面的决定因
素。在解释东西人口分布差异时，胡焕庸先生曾提出三个因素：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
平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6]。很明显，这三个因素中，自然环境是最基本的因素，经济发展
和社会历史都受制于自然环境，是在一定自然本底上发展形成的。因此，胡焕庸线不仅
仅是一条人口地理界线，而且是一条综合的生态环境界线[34]。

胡焕庸线是中国生态环境的过渡带。中国的生态分区结果显示 [35]：胡焕庸线以西
北，气候条件恶劣，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胡焕庸
线以东南，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气候温暖湿润，
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图4a）。因此，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分布差异的分界线，也
被视为中国生态环境突变的分界线。胡焕庸线是中国生态条件突变过渡的梯度带，是中
国生态环境的分界线。中国生态环境脆弱带基本沿胡焕庸线分布，即胡焕庸线附近滑

① 李欣忆, 刘佳.“长江经济带”之父陆大道建言天府新区. http://sichuan.scol.com.cn/dwzw/content/2014-10/ 24/con-

tent_9425914.htm?node=968.

图4 胡焕庸线形成的综合自然因素
Fig. 4 Integrated physical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Hu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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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泥石流、地震等地貌灾害分布集中，并以此为界限呈现出西部的无涝区向东南洪涝
区过渡的特征。

胡焕庸线是中国地形地貌的过渡带。世界8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海拔500 m以下的
地区，而中国人口垂直分布的特点也十分明显。全国70%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海拔
500 m以下的地区，50%的人口分布在海拔 200 m以下的平原地带。中国的地势为东南
低、西北高，以胡焕庸线为界，地势分布与人口密度分布基本一致（图 4b）。封志明等
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全国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二者对数曲线拟
合度达到0.91[36]。

胡焕庸线是中国降水等气候条件的过渡带。胡焕庸线基本上与中国的 400 mm等降
水量线重合（图4c），而400 mm等降水量线也是中国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线
东南方，降水充沛；线西北方，年降水量不足400 mm。研究发现，胡焕庸线在中国中部
和北部实际上是东南季风影响的尾闾线，在西南地区是西南季风的影响西界。因此，可
以说胡焕庸线的形成也是气候导致的降水差异造成。

胡焕庸线以东的中国的东北部、华北部、中东部、东南部大都以平原、丘陵地势为
主，而胡焕庸线以西的中国西南部、西北部等区划则以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内蒙古高
原、西北荒漠地带为主（图4）。特定的自然区划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地人口可从事的
行业，胡焕庸线以东农业为主，而以西则以牧业为主。中段是包含黄土高原在内的重点
产沙区，黄河的泥沙多源于此。青藏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农牧交错带和喀斯特地
区等多种特殊类型的地区，大都是生态脆弱的区域，有些是水土资源严重缺乏的区域。
不可能普遍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由此可见，胡焕庸线和地貌、降水、生态、
文化景观以及民族分界线等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而由胡焕庸线揭示的中国人口东密
西疏的分布大势也是由诸多自然、资源、人文、经济等因素综合长期作用的产物。人们
选择适宜的区域耕作、发展、繁衍生息，从中国耕地分布图（图4d）中可以看出，中国
的耕地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南的区域。据国土资源部2008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显示，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耕地为43157.61万亩，约占全国耕地的23.64%，而东南半壁
的耕地为139404.21万亩，约占全国耕地的76.36%。
4.2 总理之问的“可解”部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

通过上面的分析，“总理之问”似乎无解。但是，仔细品读李克强总理提的问题，就
会发现总理关心的实际问题是有解的。因为，总理关心的实际问题是“让中西部地区的
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成果”，换句话说是让中西部地区也实现更
高水平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这其中，中部地区具有相对较好的基础，而西部地区则是难
点，同时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路径不完全一致。因此，限于篇幅，这里重点解析一
下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思路。我们认为在遵循胡焕庸线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通过合
理的人口、城镇和产业布局等，完全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实现更高水平和质量的城镇化。
4.2.1 西部地区城镇化可以适度加快发展 从城镇化发展阶段看，西部地区进入了快速发
展阶段。2006-2012年间，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从35.69%上升到44.74%，年均递增1.5个
百分点，城镇化增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以及西部地区前一时期速度。同时，已有研究
表明各省区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类似马太效应，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
城镇化水平略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城镇化进程可以适
度加快发展。重庆两江新区、甘肃兰州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成都天府
新区等国家级新区的陆续设立为西部提供了科学发展的实验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了区域和城市间联系，强化了交通对城镇化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十三五”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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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仍将处于快速阶段，应抓住机遇，积极探索和走出一条具有西部特
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从西部地区城镇化所面临的机遇看，面临着多重叠加优势。①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的出台。2014年3月，国家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
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
承文化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出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② 丝
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大战略的提出。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
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4年6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
带。两大战略形成互动，打造“向西开放”新格局，西部沿边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的
末端变成前沿，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
4.2.2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更好质量的城镇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
提出城镇化侧重质量提升，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主要任务，不要搞刻意
的人为城镇化，要水到渠成地推进城镇化，地方政府淡化城镇化率的增长指标，更不能
列为约束性考核指标。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是扎实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尊重意愿、自
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
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围绕这个核心，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与分
类，综合考虑地区城镇人口规模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推进符合条件农业转移人口在不
同等级城镇落户；重点考核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差距，引导
逐步缩小两个统计口径的城镇化率水平差异；考核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情况。增强城镇的流动人口集聚能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引导西部农民工就近城镇化，涉及接纳东中部返乡农民工、本地转移农业劳动力以
及外地来迁移打工者，兼顾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城镇间异地就业人员和城区城
郊农业人口。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
教育权利、社会保障覆盖面、基本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住房保障水平。
4.2.3 扶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不少省区也出台了
一些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但是效果一般，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地
区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并不主要在于落户制度安排，而在于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较
弱。因此未来大力扶持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服务业、小微企业发展，加大吸引东部地区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力度。

从当前产业转移情况看，市场资本趋向于西部地区的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移相对不快。政府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促进产业与城镇发
展相协调。发展就业容量大、吸纳能力强的生活性服务业，促进工业城市逐步向服务型
城市转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重点发展优势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扶持与农业生
产相衔接的农产品加工业和面向农村农民的生产性服务业。

西部地区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不同类型、不同等
级规模的城市各有其不同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城市之间的发展，既相互制约，也相互
促进。西部地区中小城市面临着缺乏活力现象，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推进西部农业转移
人口就地市民化过程中优势明显，其优势就在于准入门槛低，特别是生活成本、居住成
本和社会成本低。而且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自身发展通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扩大城镇规
模，能发挥出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能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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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西部地区未来人口流向宜采取“大集中、小分散”发展思路 随着西部就近城镇化步

伐的加快，以及在东中部打工的一代农民工向西部地区的回流，建议采纳“大集中、小

分散”的方针，引导人口向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城市群地区集聚，在城市群内部又要

促进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市以外的中小城市分散，避免中心特大城市过度超载，以及适度

向沿边口岸城镇集聚。

大集中：提高西部地区城市群人口等综合集聚承载能力。经过近些年的发展，西部

地区城市群初具形态与规模，除了国家政策对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形成起到积极引导外，

推动西部城市群快速发育发展的因素还包括城市群所在地区相对比较良好的资源环境基

础、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产业基础和相对集中的人口等。“十三五”时期应进一步提高

西部地区城市群人口等综合集聚承载能力，引导人口与产业向城市群地区集聚，提升城

市综合承载能力，有序扩大人口规模，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强化产业功能和服务功

能，全面提升经济实力和现代化水平，发展壮大西部地区城市群，提高其人口比重和经

济比重。当然，促进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也应符合西部特色，而不是盲目的和东部城市

群进行攀比，西部不适合大规模巨型的城市连绵区式的开发方式，必须实施集聚式、紧

凑型的城镇化模式，促进城镇化的集约、集聚、集中发展。

小分散：在城市群内部，主要引导东中部回流农民工以及本地农业转移劳动力等向

城市群内部的中小城市分散转移，壮大边境口岸城镇，促进沿边地区人口的稳定、发展

与繁荣。

4.2.5 打造西部“三横一纵”多层次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空间组织和特色模式 通过以点轴

模式、组团结构、串珠式拓展为核心的空间优化战略，打造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三

横一纵”的多层次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图5）。强化以包昆通道、陆桥通道、长江黄金水

道以及西江通道等交通轴线所形成城镇化综合发展一级轴线，强化国际性门户城市作

用，发挥重要新区的发展率先示范效应，培育壮大成渝城市群、关中—天水城市群等，

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城市群内分工协作，着力集聚人口、经济与产业，进一步提

高中小城市发展活力，有选择的发展重点镇，沿边地区、高寒地区以及绿洲地区等地区

城镇化遵循自然地理条件约束，

城镇宜以串珠状或点状分布。

三横：即以陆桥通道、长江

黄金水道以及西江通道等综合交

通廊道作为城镇发展的三条东西

向增长轴。一纵：即以包昆通道

为核心，北起包头和呼和浩特，

穿过西安、重庆等，到达南端昆

明和南宁，是西部人口和城镇发

展重要集聚地区。多层次：包括

国际性门户城市、重要新区、城

市群、省会城市、中小城市以及

小城镇等不同等级多类型城镇化

发展主体。

结合地方实际，选择适合自

身特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和路

径，探索建设一批具有西部地区

图5 中国西部地区多层次城镇体系的“三横一纵”空间布局
Fig. 5 "Three horizontal one vertical" spatial layout of multi-level

urban system in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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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例如绿洲型城镇化、山地城镇

化、民族地区、边境口岸地区

城镇化等模式（图 6），不同的

发展模式在空间上有一定重叠

特征。

5 结论与讨论

（1）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

口分布格局是人文与经济地理

学的客观规律，其有着深刻的

地理背景，不能人为打破，也

没必要打破。胡焕庸先生在

1935年的文章中提到，“多数不明地理事实之言论家，往往以为中国东南人口虽密，然

西部各省，地广人稀，大有移植开发之可能，不知此乃似是而实非也；今西北各地……

均属局部之平原或盆地，面积异常狭小，又加气候干燥、仅赖高山之雪水、人工之河

渠、极深之水井……”[6]。这句话至今依然适用。当然，胡焕庸线存在历史时期打破的可

能，即西部地区气候等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受到全球变化的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

（2）李克强总理之问是“有解的”，这里的“有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破胡焕

庸线分界线两端的人口分布悬殊差异格局，而是回答总理真正关心的问题，如何在中西

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让西部地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地城镇化，分享到城镇化和现代

化的发展成果。我们认为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合理的空间组织，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

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和更好质量的城镇化，本文尝试建构了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思

路和路径。

（3）人口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与实现西部地区更高水平的城镇化两件事并不矛盾，

可以协同发展、同步实现。综合考虑到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潜

力，未来很有可能情景是人口比重进一步向东中部地区集中，具备一定条件的可以到东

中部落地定居实现异地城镇化，相当一部分可以在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好的地区就

近城镇化，这两种方式殊途同归，都有助于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4）当前，社会对胡焕庸线和总理之问的认识是有较大争议和分歧，亟待对该问题

开展科学研究，以支撑国家的相关决策。本文只是构建了概念模型，从宏观层面综合分

析了胡焕庸线的不可突破特性。未来还需要加强自然地理要素与人口经济的分布耦合关

系的定量研究，以深入揭示胡焕庸线的形成条件及其历史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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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ovember, 2014, Premier Li Keqiang raised a problem about Hu Huanyong

population lin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u line"), when visiting the exhibition of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which was called "Premier's Question" by

the press. Hence, Hu line has become a highlight currently, and aroused great controversy and

different views. Aiming at such dilemma of cognition, this paper gives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origins of Hu line,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the famous population geographer Hu Huanyong

in 1935,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 debate on the surplus of domestic population. Based on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nd GIS platfor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scale,

proportion and density in both southeast and northwest sides of Hu lin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do not change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determined by Hu line. On such basis, the pattern that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southeast part is large, while that of northwest part is relatively small will not radically change

over a longer period, and the pattern that urban agglomeration is mainly located in southeast

part as well. The long- term existence of Hu line depends on 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like climate. At the meantim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re issue of the Premier's

concern is solvable, by positive policy guidance and reasonable spatial organization. It is

definitely promising for western China to realize a higher level of modernization and a better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and central region as well.

Keywords: Hu Huanyong population line; the Premier's doubt;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rbanization; pattern;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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